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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的生态答卷
□ 任朝政  王睿 

成都南望，龙泉山如青苍巨

龙横亘天际。

它像一条天然的绸带，串联

起绵阳、广汉、金堂、龙泉驿、

天府新区、简阳等地，自古便是

“天府东大门”。山脉隆起的脊背，

以西是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以

东是错落起伏的川中丘陵。千百

年间，龙泉山以巍峨身躯阻挡风

沙与严寒，用丰沛的地下水系滋

养万物，成为成都平原的生态屏

障。

如今，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

的山脉，正见证着一场前所未有

的城市变革——2300 岁的成都，

正以“跨越龙泉山”为密钥，开

启城市发展的新维度。龙泉山生

态保护修复暨国家储备林项目，

便是这场变革中最动人的生态注

脚。

绿色转型：种出“生态银行”

2022 年，《成都建设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

方案》印发，世界面积最大的城

市中央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的蓝图徐徐展开。

龙泉山日出          谢佳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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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森林公园横跨成都平原

东缘的龙泉山脉，南北绵延 90 公

里，东西宽 10 ～ 12 公里，北起

金堂县，南至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西邻龙泉驿区，东接东部新区。

它不仅包括龙泉山主体，还包括

沱江小三峡、三岔湖、龙泉湖、

丹景山等，覆盖 5 个区（市、县）、

38 个乡镇（街道）、268 个村（社

区），总面积达 1275 平方公里，

相当于 1700 多个成都人民公园，

成为镶嵌在城市版图上的巨型“绿

肺”。

龙泉山生态保护修复暨国家

储备林项目，便是这座“绿肺”

的“造血工程”。这一省、市重

大 生 态 惠 民 项 目 规 划 建 设 规 模

56.6 万亩，涉及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驿区、青白

江区和金堂县。项目由成都市政

府授权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

会统筹，由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

团牵头的社会资本方与政府出资

代表共同投资，由成都昆仑森投

龙泉山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业

主单位，由中铁二十三局集团负

责营造林、道路改造、蓄水设施

改扩建及智能化监测系统建设等

任务及建成后 12 年后的运营。

“这片林子曾是‘病秧子’。”

站在万兴 15 号退化林修复小班的

山岗上，中铁二十三局集团龙泉

山国储林项目指挥部总规划师、

林业高级工程师柳丽杰指着眼前

的林地，向笔者讲述它的过往。

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人工栽种

了大片柏木纯林，因长期缺乏科

学管护，树木长得密密麻麻，林

分密度远超合理范围。“你看，

以前的林子密得能挡住阳光，林

下连草都长不出来，土壤裸露着，

一下雨就容易水土流失。”

改变始于 2023 年初春。施工

团队带着油锯、测树仪等工具进

山，按照“间伐劣木、保留优树”

的原则，对这片柏木林进行“疏

枝剪叶”。他们砍掉畸形、衰弱

的树木，为长势好、有培育价值

的目标树腾出空间；在林间空地

补植香樟、楠木、黄连木、麻栎

等乡土阔叶树种，让单一的针叶

林变成针阔混交林。“就像给森

林‘搭班子’，不同树种搭配生长，

既能提高抗病虫害能力，又能为

动植物提供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柳丽杰说。

如今再看这片林地，已是另

一番景象：保留下来的柏木舒展

着枝干，年平均胸径生长量超过

1 厘米，比改造前快了近一倍；

新栽的香樟树苗抽出嫩绿的新叶，

楠木的枝干愈发粗壮；林下的黄

荆、石海椒、通梗花、地精等灌

木和草本植物自由生长；野兔在

草丛间蹦跳，竹鸡的鸣叫在林间

回荡，石龙子拖着长尾穿梭在落

叶中，马陆蜷缩成小土球躲在树

根下——一个生机勃勃的微型生

态系统，正在这里重新构建。

项目的生态效益远不止于此。

据测算，项目完成后，龙泉山森

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将显著提升，

森林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育

土壤、净化空气的功能将全面增

强。同时，大片优质林木将成为

国家木材战略储备资源，为保障

国家木材安全添砖加瓦。这片曾

经的退化林地，正蜕变为一座“生

态银行”，持续为城市储存绿色

财富。

模式创新：用“四库理论”破

解生态密码

“种树不是简单的‘挖坑、

放苗、填土’，而是要让每棵树

都能在山上扎根、成材。”在龙

泉山造林现场，有着 20 年造林

经验的王师傅，正小心翼翼地将

一株香樟树苗放入树坑，再用掺

了有机肥的土壤分层回填、踩实。

他身边的山坡上，一条条灌溉管

道蜿蜒至山顶，一座座蓄水池像

蓝宝石般镶嵌在林间——这些都

是 保 障 苗 木 成 活 率 的“ 秘 密 武

器”。

为了提高造林成效，项目团

队创新推行多树种混交造林模式，

根据不同海拔和土壤条件搭配树

种，既保证了森林的生态功能，

又提升了景观效果。同时，他们

构建起“提灌 + 蓄水 + 引水”的

立体灌溉体系，即使在干旱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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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让苗木喝上“及时水”。“以

前造林靠天吃饭，成活率能达到

70% 就不错了，现在有了这套灌

溉系统，成活率能稳定在 95% 以

上。”王师傅笑着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团

队将中国铁建成熟的工程管理模

式引入造林领域，制定了从苗木

选育、种植管护到后期监测的全

流程标准。在苗木采购环节，他

们建立“苗木溯源系统”，每一

株树苗都有“身份证”，记录着

品种、苗龄、培育基地等信息；

在种植环节，严格按照“坑深、

土实、水足”的标准操作，技术

员全程旁站监督；在管护环节，

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每个

片区都有专人负责除草、施肥、

病虫害防治。

“建设国家储备林，本质上

是践行‘森林四库’理论——让

森林成为水库、粮库、钱库、碳

库。”项目总指挥翟森的话，道

出了项目的深层意义。在他看来，

国家储备林不仅要为国家储备大

径级木材，更要成为锚固生态安

全的“压舱石”。“你看，这片

林子能涵养水源，就是‘水库’；

能蕴藏丰富的食物资源，就是‘粮

库’；能发展生态旅游、林业产业，

就是‘钱库’；能吸收二氧化碳，

就是‘碳库’。这四个‘库’，

缺一不可。”

这种理念也深深影响着一线

建设者。“我们现在不是‘种树’，

而是‘培育森林’。”年轻技术

员小李拿着测树仪，正在测量柏

木的胸径。他告诉我们，他们会

定期对树木生长情况进行监测，

根据数据调整管护方案。“比如

这棵树，去年胸径是 12 厘米，今

年已经长到 13.5 厘米了，说明生

长状况良好，明年可以适当减少

施肥量。”

模式的创新，让龙泉山的生

态修复工作事半功倍。曾经的荒

山秃岭，逐渐恢复“柏楠常青，

桃花点点，绿树红花，相映成趣”

的原生风貌；曾经的低效林地，

正朝着“生态优、效益高、可持续”

的方向转变。这种“普遍修复 +

重点提升”“生态保护 + 产业发展”

的模式，为国家储备林建设提供

了“龙泉山样本”。

花果飘香：“蜜桃之乡”的生

态新篇

这里不仅是生态胜地，还是

远近闻名的“水蜜桃之乡”，是

全国三大水蜜桃生产基地之一，

产出的水蜜桃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在 龙 泉 驿 区 山 泉 镇 万 兴 社

区的水蜜桃基地，200 亩桃树试

验林长势喜人。“这是我们去年

栽的桃树，有 6 个品种，既有龙

泉本地的‘白凤’‘晚湖景’，

也有从郑州果研所引进的‘中桃

13 号’‘黄金蜜桃 1 号’‘中蟠

101 号’‘ 中 蟠 104 号’。” 柳

丽杰指着挂满青涩果实的桃树介

绍，“今年有一小部分桃树试果，

口感特别好，甜度能达到 18 度以

上。”

据了解，未来 3 年，项目团

队 还 将 在 龙 泉 山 推 广 种 植 1200

亩水蜜桃，到项目建设期满，总

种 植 面 积 将 达 到 6000 亩。 这 些

桃树不仅是“经济林”，更是“生

态林”——它们能增加森林植被

覆盖率，丰富植物多样性；春天

盛开的桃花，能为昆虫、鸟类提

供蜜源和栖息地；秋季结出的果

实，能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 等 到 6000 亩 桃 树 全 部 挂 果，

每年能产出上万吨水蜜桃，按市

场价算，产值能达到几千万元。”

翟森说。

在梨园村村民李大爷眼里，

这些桃树是“摇钱树”，更是“幸

福树”。“以前我种玉米、红薯，

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把

土地流转给项目公司种桃树，不

仅能拿到租金，还能在基地打工，

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块。”李大爷

笑着说，“等到桃花开的时候，

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肯定更多，

到时候我还能开个农家乐，日子

肯定越过越红火。”

水蜜桃产业的发展，只是龙

泉山“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的一个缩影。项目团队还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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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林下经济，在林间种植中药

材、培育食用菌，既提高土地利

用率，又增加项目收益；同时，

依托龙泉山的生态景观，打造“春

赏桃花、夏观林海、秋品果实、

冬看雪景”的生态旅游线路，让

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千年之变：从“城市屏障”到 

“城市绿心”

“分栋山前曙色开，三千铁

骑简州回。”唐代诗人吴融笔下

的分栋山，应是如今的龙泉山。

在宋代，它又被称为灵泉山，宋

代诗人李流谦曾在此写下“垄头

停辔望龟城，元有夷途似掌平”

的诗句，描绘在龙泉山俯瞰成都

平原的壮阔景象。

这条山脉，不仅是自然的分

水岭，还是文化的传承地。据龙

泉驿本土学者胡开全介绍，龙泉

山是岷江与沱江的分水岭，自古

便是“天府之国”的战略屏障。

从蚕丛王庙遗址、汉代崖墓，到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碑刻；从隋末

名士朱桃椎隐居于此，到唐代段

文昌、宋代李流谦任龙泉驿县尉

（龙泉驿地区唐时设县，名为“灵

池县”，宋时改名为“灵泉县”）；

从明清高启、张问陶的题诗，到

近现代骆成骧、卢前的华章——

数千年的历史沉淀，让龙泉山成

为成都厚重的文化基底。

在这里，文化与自然交融共

生：成渝古驿道诉说着古代商旅

的繁华，青龙湖、龙泉湖倒映着

山水的灵秀，秦人古墓出土的桃

核见证着“桃文化”的源远流长，

北周文王碑展现着石刻艺术的魅

力，石经寺、燃灯寺传承着佛教

文化的精髓，洛带古镇留存着客

家文化的根脉。这些文化印记，

如同珍珠般散落在龙泉山间，构

成了成都独特的文化基因。

2300 多年来，成都始终“城

名未改、城址未变、中心未移”，

城市发展长期局限于龙泉山以西

的平原地区，形成了“两山夹一城”

的空间格局。而如今，成都正以“东

进”战略为引领，第一次跨过龙

泉山，将城市发展的目光投向了

山以东的广阔区域。

在新一轮城市规划中，成都

提出构建“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

的网络化市域空间结构，其中“一

心”便是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龙泉山的定位，也从原来的“城

市生态屏障”，升级为“世界级

品质的城市绿心、国际化的城市

会客厅”。曾经的“城市边界”，

如今变成了“城市中心”；曾经

的“阻隔”，如今变成了“连接”——

成都正以龙泉山为纽带，串联起

东西两翼，开启“一山连两翼”

的发展新格局。

“ 龙 泉 山 国 家 储 备 林 项 目

是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

翟森表示，“作为中国铁建战略

转型投资最大的新兴产业项目，

该项目旨在恢复龙泉山原生地带

性植被，构建功能完善、生物多

样的森林生态系统。它不仅能锚

固市域生态安全格局，助力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建设，还能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筑牢生态屏

障。”

对于中铁二十三局而言，这

个项目更是产业转型的“试金石”。

“我们以前主要做铁路、公路等

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进军生态领

域，就是要实现‘一体两翼’的

产业布局。”翟森说，项目团队

将承担起“前期建设 + 后期运营”

的全生命周期责任，努力把龙泉

山打造成全国储备林项目的典范，

形成中国铁建独有的“国储林产

业模式”。

站 在 龙 泉 山 顶， 远 眺 成 都

平原，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画卷正徐徐展开：西边，城市楼

宇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东边，

产业新城与生态绿地相得益彰；

山间，林海茫茫，花果飘香，鸟

鸣阵阵。这座千年山脉，正以崭

新的姿态，拥抱城市的未来；而

那些为它付出的人们，也在这片

绿水青山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幸

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这就是龙泉山的生态答卷。

（作者单位：四川农信绵阳办事

处）


